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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功能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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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,诗论家对意象功能的阐释主要集中在诗美的传达、力量的集聚、诗质的呈

现和中介的作用等几个方面。诗美的传达体现为视觉美、听觉美和含蓄美;力量的集聚是指意象充满力感、富有

生命气息和内在精神,蕴含着巨大的潜能;诗质的呈现是指意象作为诗歌的一种最基本、也是最重要的质素,区

别于其他艺术门类;中介的作用体现为既是沟通感兴的中介,也是创作中物我契合的中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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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,诗论家对意象功能的阐释

主要集中在诗美的传达、力量的集聚、诗质的呈现和中介的

作用等几个方面。诗美的传达主要体现为意象带来的视觉

美、听觉美和含蓄美;力量的集聚是指意象充满力感、富有生

命气息和内在精神,孕育着巨大的潜能;诗质的呈现是指意

象作为诗歌的一种内在质素,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;中介的

作用体现为既是沟通作者和读者感兴的中介,也是诗人创作

中物我契合的中介。

一、诗美的传达

作为心物相契、情景相融的意象,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呈

现,一种诗意的存在,这种美,在现代诗论家看来,主要体现

为视觉美、听觉美和含蓄美。

首先,意象具有图像美和音乐美。胡适说:“凡是好诗,

都是具体的;越偏向具体的,越有诗意诗味。凡是好诗,都能

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———或许多种———明显逼人的影像。

这便是诗的具体性。”[1]意象以其感性的一面,给人一种审美

的视觉冲击力,这是抽象的抒情和空洞的议论所无法达到

的。当然从诗歌中具体的意象到读者脑海中生动的影像,也
需要读者的积极参与,需要读者敏锐的感知力和丰富的想象

力,需要品味和把玩,需要还原和创造。意象在具有图像美

的同时还具有音乐美。宗白华给诗下了这样的定义:“用一

种美的文字……音律的绘画的文字……表写人的情绪中的

意境。”[2](P20)可见,“美的文字”包含了音律的美和意象的美。
“所以我们对于诗,要使他的‘形’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,是
诗的‘质’(情绪思想)能成音乐式的情调。”[2](P21)这种音乐的

美,来自诗质的内在呼唤,来自情感和情绪的诉求。早期的

自由体新诗,在“五四”的特殊氛围里,用琳琅满目的意象传

达着时代的激情和个体自由的心声,诗人们一般有意识地追

求着意象的绘画美和声韵美。及至新格律诗和象征派诗的

出现,对意象的造型美和音韵美的重视程度就更甚了。穆木

天用细腻的诗性语言进行了表述:“诗要兼造形与音乐之美。

在人们神经上振动的可见而不可见可感而不可感的旋律的

波,浓雾中若听见若听不见的远远的声音,夕暮里若飘动若

不动的淡淡光线,若讲出若讲不出的情肠才是诗的世界。”[3]

要求诗歌意象在兼有造型美和音乐美的同时营造出一种朦

胧、含蓄的诗性氛围,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诗歌理论

和诗歌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向往。

其次,意象具有含蓄美。意象的含蓄美,不仅来自意象

自身的包蕴性和不确定性,而且还来自于意象与意象的联络

和组合。李健吾在分析浪漫派和象征派诗歌时,肯定了象征

派诗人意象的含蓄美:“一者要力,从中国自然的语气(简短)

寻找所需要的形式;一者要深,从意象的联络,企望完成诗的

使命。一者是宏大,一者要纤丽;一者是流畅,一者是晦涩;

一者是热情,一者是含蓄。不用说,前者是郭沫若领袖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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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,后者是李金发领袖的一派。”[4]同样,李健吾从意象的暗

示和象征功能出发给予卞之琳《鱼目集》以高度评价:“从正

面来看,诗人好像雕绘一个故事的片段;然而从各面来看,光
影那么匀称,却唤起你一个完美的想象的世界,在字句以外,

在比喻以内,需要细心的体会,经过迷藏一样的捉摸,然后尽

你联想的可能,启发你一种永久的诗的情绪。这不仅仅是

‘言近而旨远’,这更是余音绕梁。言语在这里的功效,初看

是陈述,再看是暗示,暗示而且象征。”[5](P111)意象的含蓄美,

还体现在语言符号和意象比喻所组成的秩序和结构里。袁

可嘉认为:“每个单字在诗中都代表复杂符号,而非日常应用

时的单一符号;它的意义必须取决于行文的秩序;意象比喻

都发生积极的作用如平面织锦;语调,节奏,神情,姿态更把

一切的作用力调和综合使诗篇成为一个立体的建筑物;而诗

的意义也就存在于全体的结构所最终获致的效果里。”[6]

二、力量的集聚

意象不仅蕴含着“情”和“意”,同时也集聚着“力”。朱自

清从情绪调动的角度论述了意象的“力”。他认为作为语言

艺术的文艺作品,有别于绘画、音乐等他种艺术,想象的激发

和情绪的调动全在意象。“但文艺之力就没有特殊的彩色

么? 我说有的,在于丰富而明了的意象(idea)。他种艺术都

有特别的,复杂的外质,———绘画有形,线,色彩,音乐有声

音,节奏———足以掀起深广的情澜在人们心里;而文艺的外

质大都只是极简单的无变化的字形,与情潮的涨落无关的。

文艺所恃以引起浓厚的情绪的,却全在那些文字里所含的意

象与联想(association)(但在诗歌里,还有韵律)。文艺的主力

自然仍在情绪,但情绪是伴意象而起的。………他种艺术里

也有意象,但没有文艺里的多而明白;情绪非由意象所引起,

意象便易为情绪所蔽了。”[7](P111-112)可见在诗歌中,除韵律外,

意象担当着重任,它能激发情绪。“我们阅读文艺,只能得着

许多鲜活的意象(idea)罢了;这些意象是如此的鲜活,将相联

的情绪也微微的带起在读者的心中了。”[7](P105)当然,从意象

到情绪,离不开读者的想象和联想,但原发点仍是意象,意象

引导着读者的想象和联想,从而带动起相关的情绪和情感。

朱自清所要阐发的意象的“力”,实质上是伴随意象而生发的

情感的“力”、情绪的“力”,是由意象所激发出来的读者的想

象的“力”、联想的“力”。这也是由意象的二元性质所决定了

的,包蕴着诗人的心性和审美性的意象,以及这种意象的客

观性,必然会带动读者的情绪和想象。朱自清是在比较文艺

和绘画、音乐等艺术门类所凭借的媒介来立论的,肯定了文

艺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内在的“力”主要源自语言中的“意象”,

可见,“意象”在文艺特别是诗歌中发挥着“核能”一般的作

用,释放着巨大的潜能和力量。

徐迟把诗歌看作一个系统,看作一个生命体,故而意象

是充满力感的、强健的、赋予了生命气息和内在精神的。徐

迟是在接受意象派的理论话语的同时,又用自己的理解来阐

释“意象”的。他在《现代》杂志上介绍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

时说:“意象是坚硬,鲜明。Concrete本质的而不是 Abstract

那样的抽象的。是像。石膏像或铜像,众目共见。是感觉能

得到的。五官全部能感受到色香味触声的五法。……把新

的声音,新的颜色,新的嗅觉,新的感触,新的辨味,渗入了

诗,这是意象派诗的任务,也同时是意象派诗的目的。”可见,

意象是感性的,立体的,向着人的五官全面开放的,给人一种

全新的感觉和体验。徐迟还这样进一步理解诗歌及其意象:
“诗应该生活在立体上。要强壮! 要有肌肉! 要有温度,有
组织,有骨骼,有身体的系统!”“意象派诗,所以,是一个意象

的抒写或一串意象的抒写。意象派诗,所以,是有着一个力

学的精神的,有着诗人的灵魂与生命的,‘东西’的诗。”[8]意

象作为诗歌的重要元素,在诗歌这个“身体系统”和“生命组

织”中,充当了关键的角色,发挥了重要的效能。徐迟强调的

是意象的生气,他从立体的角度来把握这种生气,认为关键

是要有生命感,是鲜活的、生动的。这与中国古代诗学强调

的“气韵生动”、“兴象玲珑”在精神上是相通的,也与庞德对

意象美的描述是一致的:“意象是理智和感情刹那间的错综

交合。……这种突如其来的‘错综交合’状态会顿时产生无

拘无束、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,也会使人产生在一些最伟

大的艺术作品面前所体验的那种豁然开朗、心胸舒展、精力

弥满的感觉。哪怕一生只表现一个意象,也强似写下连篇累

牍的冗作。”[9](P121-122)

意象不仅带动人的情绪和想象,参与诗歌生命的组织,

而且还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秘密。意象以其坚硬、饱满和力

的精神,支撑起诗歌的生命体,而又以其幽玄、深蕴和神秘色

彩直达人的内心世界。穆木天看到了这一点,他在强调诗的

暗示功能时说:“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。诗是要

暗示的,诗最忌说明的。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。诗的

背后要有大的哲学,但诗不能说明哲学。”[3]显然,新诗创作

之初,诗歌的散文化写作倾向、诗歌哲理化的价值取向是普

遍存在的,对此,他是反对的;他强调诗必须用暗示,而这个

暗示只有意象才能担当和胜任。穆木天是“五四”后第一个

从“纯诗”和“先验”的角度谈“诗”的批评家,他从人的日常生

活和普遍生命表现中剥离出“内生活”和“内生命”,而要求

“诗”作为“内生活”和“内生命”的表现,主要针对的是“五四”

以来新诗观念上的“诗”与“散文”的混淆带来的诗歌创作整

体上的散文化倾向。[10](P75)他虽然是为了分辨诗和散文的界

限,但由于对诗的暗示功能的强调,亦即对诗歌形象和意象

的重视,打通了诗歌和人的“内生命”的通道。诗歌能接通人

的生命世界和潜意识世界,主要是依靠意象的这种“暗示”效
应,换句话说,没有意象,就没有直达人的心灵世界的通行

证。他说:“我要深汲到最纤纤的潜在意识,听最深邃的最远

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。诗的内生命的反射,一般人找不

着不可知的远的世界,深的大的最高生命。”[3]显然,他受到

了瓦雷里的启发,瓦雷里认为诗的世界有令人惊奇的特征,
“总是 力 图 激 起 我 们 的 某 种 幻 觉 或 者 对 某 种 世 界 的 幻

想,———在这个幻想世界里,事件、形象、有生命的和无生命

的东西都仍然像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所见的一样,但同

时它们与我们的整个感觉领域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内在

联系。”[11]对“人的内生命的深秘”的敏锐和探寻,对诗的“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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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”功能的确认和看重,也就必然导致了穆木天诗歌创作的

转向,即从浪漫主义诗风转向象征主义的试验,他的诗歌的

成就与这种及时的转向和自我调整是分不开的。穆木天在

回忆自己诗创作时说:“到日本后,即被捉入浪漫主义的空气

了。但自己究竟不甘,并且也不能,在浪漫主义里讨生活。

我于是盲目地、不顾社会的,步着法国文学的潮流往前走,结
果,到了象征圈里了。”[12](P411)在诗歌创作中,正是象征诗派

和现代诗派在对意象的创造性运用中,使意象穿越了那些简

单的自然物象和心造的幻影,抵达人的丰富的精神宇宙,乃
至潜意识、无意识的宫殿。正如蓝棣之分析的那样,象征诗

派和《现代》诗派用意象来暗示和隐喻内生命的深邃,又是对

客观抒情的超越,突出了新诗意象蕴含的丰富性。[13](P256)

三、诗质的呈现

意象非诗歌所特有,但对于诗歌来说最富有。正是有了

意象,有了坚硬、鲜明和富有生命气息的意象,诗歌才有别于

其他艺术门类。可以说,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艺术品种的

内质的体现,是诗歌的一种最基本、也是最重要的质素。在

把意象和诗质联系起来作深刻论述的是九叶派诗人的代表

唐湜。在新诗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之后,九叶派诗人在

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上摒弃了过去的单一性和浅表性,开始走

向多元、综合和凝定。唐湜正是在自身和同时代诗人创作实

践的基础上,以一个理论家和诗论家的理论修养和智性眼

光,对意象的实质和功能给予了多方面的考察和诗性的

分析。

从胡适提出“具体的做法”到闻一多的“幻象”说,再到胡

风标举“事象”,以及这些诗论家涉及到的“意象”概念,都是

从诗歌的艺术表达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来谈论“意象”的。以

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,作为一个诗歌流派,也是

过于强调“意象”作为手法和技巧,并未将“意象”上升到诗歌

本体论的地位来思考。而唐湜对意象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新

的认识,提出了意象的诗质化的观念。意象的诗质化是指意

象与意义的一元化,意象与诗的内质的不可分性。他在《论
意象》中说:“意象当然不是装饰品,它与诗质之间的关系不

是一种外形的类似,而应该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感应与融合,

同感、同情心伸缩支点的合一。马克尼斯自己说过,意象时

常会廓清或确定诗的意义,而且意象和意义结合得不可分

离,象征主义者甚至把这定义为一个法则。”[14](P9)他认为意

象与意义的不可分性,这就超越了修辞学中比喻的二元性,
“意义的化入意象正是庄子在《齐物论》里所说的那个‘类与

不类,相与为类,则与彼无以异 ’的境界”。意象不是摆设和

装饰品,不是单纯的符号和比喻,而是意义本身,是诗的意义

的呈示,是诗质的内在体现,和诗具有浑一性与同一性。意

象体现出这种诗质,在唐湜看来,除了意象自身富有的意义

外,还在于意象的“凝合”。“艺术的一个最高理想是凝合一

切对立因素,如声音、色彩与意义,形象与思想,形式与内容,

韵律与意境,现实与联想为一个和谐的生命,按着生命的内

在旋律相互抗持又相互激动地进展前去。”[14](P9)这里分析的

是艺术的最高理想即“凝合”,那么意象诗质功能的实现也源

自这种“凝合”关系。他还区分了意象与意义间的对抗关系

与形式和内容间的对抗关系,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手段

和目的、主和从的关系,而意象与意义的关系“常是一种内在

的平行又凝合的相互关连”,在纯真的诗里面,“手段与目的、

意义与意象之间的分别实在并不是十分必要的。”[14](P9)他列

举了波特莱尔的诗《契合》来进一步说明自己关于“凝合”的
观点,他引申道:“诗正是这样的自然,这样的神殿,那些活的

支柱,象征的森林正是意象,相互呼唤,相互应和,组成了全

体的音响。”[14](P10)可见,凝合是强调一种和谐关系、整体关

系,提醒诗歌创作者力避意象安设和运用中的顾此失彼,只
单纯追求意象的单一效果和局部效果,应上升到一种圆融的

思考和整体的观照,使诗成为一个“深邃的神殿”,成为一个

和谐的生命体。

四、中介的作用

意象是沟通感兴的中介。从接受和欣赏的角度看,怎样

才能使读者从诗歌中得到感兴和美的享受呢? 诗歌的情感、

情绪和意境要为读者所体验,必得有一个中介,这个中介就

是意象。意象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向着人的五官开放,映之

于目,得之于心,动之于情。诗人的感官向着外部世界和内

心世界打开,得到感兴,化为意象;读者由对意象的玩味而生

发感兴。在诗歌文本的生成和实现其审美功能的链条中,意
象充当着重要的角色。胡适讲用“具体的做法”唤起读者脑

海中的“影像”,闻一多讲用“幻象”激发人的想象和情感,朱
自清讲意象作为审美符号包蕴着一种“力量”,这些实际上都

涉及到意象的中介作用。不过,在这方面论述得最为具体和

清楚的还是康白情。早在白话新诗出现之初,康白情和其他

诗人、诗论家一样,在与旧诗、散文的比较中来给新诗定位,

论及诗歌的情感性、音乐性、具体化和理想化等问题。他给

诗定义:“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象的意境,音乐的刻绘出来,

这种作品就叫做诗。”他特别强调“刻绘”,即具体化:“以热烈

的感情浸润宇宙间底事事物物而令其理想化,再把这些心象

具体化了而谱之于只有心能领受底音乐,正是新诗的本色

呵。”[15]这个具体化,当然就是意象化,意象化的结果就是得

到“具体的印象”,亦即意象。他认为,读者的感兴和“我”的
感兴一般来说处在同一层次,“我”的感兴深,读者的感兴自

然也就深,反之亦然。“我底感兴所以这样深,是由于对于对

象得了一个具体的印象;读的人是否能和我起同一的感兴,

就看我是否能把我所得于对象底具体的印象具体的写出来。

我们写声就要如闻其声;写色就要如见其色;写香若味若触

若温若冷就要如感受其香若味若触若温若冷。我们把心底

花蕊开在一个具体的印象上,以这个印象去勾引他底心;他
得到这个东西,便内动的构成一个,引起他自己底官快;跟着

他再又 官 快 进 而 为 神 怡,得 到 美 的 享 乐,而 他 的 感 兴 起

了。”[15]从诗人的感兴到读者的感兴,中间起作用的是“具体

的印象”。当然这个“具体的印象”是经过诗人的“心”的作用

了的,即“把心底花蕊开在一个具体的印象上”,这个新的“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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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”就是意象。意象有声有色,可感可触,且经过了诗人情感

的浸润和审美的创造,故读者就能由此而得到感官的快乐并

上升到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。康白情还分析了诗人“感
兴”的由来,他认为诗人的感兴的形成主要有三种途径:在自

然中活动;在社会中活动;常作艺术的鉴赏。在自然中活动,

因为“感兴就是诗人底心灵和自然底神秘互相接触时,感应

而成的”;在社会中活动,因为“我们要和社会相感应而生浓

厚的感兴,因以描写人生底断片,阐明人生底意义,指导人生

底行为”;常作艺术的鉴赏,因为“非常事鉴赏,不足以高尚我

们底思想,优美我们底感情。”[15]可见,和自然、社会以及艺术

的接触,能形成感兴,也能养成诗人健全的人格。宗白华在

《新诗略谈》中也指出:“哲学研究,自然中活动,社会中活动

……我觉得是养成健全诗人人格必由的途径。”[2]这些都说

明,在大自然中体验,在社会生活中实践,在艺术和哲学著作

中吸取营养,是诗人培养人格、孕育诗心、引发感兴和发现诗

意的必要之途。诗人愈有感兴,愈能用生动的意象传达,读
者也就愈能领会,愈能感应;意象也就愈能发挥其中介作用。

意象不仅是沟通感兴的中介,也是创作中物我契合的中

介。“意象”使物我的契合由难以捕捉的幽渺的神秘境界变

成可以操作的具体切实的创作现实。唐湜认为,诗人需要处

理的是两个世界的关系,即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,而“意象”

正是沟通这两个世界的桥梁。他说:“在诗人,意象的存在一

方面是由于诗人对客观世界的真切的体贴,一种无痕迹的契

合;另一方面又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心里的凝聚,万物皆备于

我。”[14](P12)这就是“契合”的过程,意象是契合的中介,也是契

合的结果。诗人主观世界向客观世界的融入以及客观世界

向主观世界的内化构成了一种双向的流动,即“契合”,而两

个世界的契合的凭借和标志就是“意象”。这也就是艾略特

所说的寻求“客观对应物”。艾略特指出:“艺术上‘不可避免

性’在于外在事物和情感之间的完全对应”,“用艺术形式表

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‘客观对应物’;换句话说,是
用一系列实物,场景,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;要
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,即能立

刻唤起那种情感。”[16](P13)唐湜还进一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分

析了意象的中介作用,他认为生命的核心、生命最大的“能”

就是人的潜意识,“意象则是潜意识通往意识流的桥梁,潜意

识的力量通过意象的媒介而奔涌前去,意识的理性的光也照

耀了潜意识的深沉,给予它以解放的欢欣。”[14](P12)这与朱光

潜谈意象和潜意识、意象和灵感的关系,在思致上是相通的,

即意象伴随着灵感从潜意识中涌现,而物化,而美化,而
诗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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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ewsofFunctionsofImageryinModernChinesePoetics
ZHANG Wen-gang

(EditorialDepartmentofJournal,Hun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,Changde,Hunan415000,China)

Abstract:IntheconstructionofmodernChinesepoeticsofimagery,thecriticsmainlydiscussedthefunc-
tionsofimageryfromthefollowingaspects:conveyanceofbeautyofpoem,accumulationofstrength,

presentationofpoeticquality,andfunctionofintermediaryagent.Conveyanceofbeautyofpoemrefers
thatimagerycanconveyvisualbeauty,auditorybeautyandconnotativebeauty;accumulationofstrength
refersthatimageryisfullofstrengthandvitalityandcontainsgreatpotential;presentationofpoeticqual-
ityrefersthatimageryisthemostbasicandimportantelementofpoemanditdistinguishespoemfrom
otherarts;function ofintermediaryagentrefersthatimageryisnotonlyanintermediaryagent
connectingfeelingandemotion,butalsoanintermediaryagentcombiningtheauthorandoutsideworld.
Keywords:China;modern;poetics;functionofimage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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